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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传 国粹生辉（十五）

艺术星空 

在北京京剧院众多艺术家之中，张四全的个人

经历可谓“不走寻常路”。少小练就一身武功，5岁

登台，10岁挑梁，一身难度极高的过硬武功让他少年

成名；19岁应征入伍，大好青春当了8年兵；转业后

的张四全烧过锅炉，拉过大幕，勇于接下改革的接力

棒，愣是将人人畏惧的“民营”性质的“美猴王团”

干得风生水起，成就了改革春风中一个耀眼的奇迹。

张四全：成就八年“猴团”的传奇
文/咪 拉

无论台前幕后，爱戏之人皆爱戏如命。不管他是台上风光无限的

“美猴王团”武生张四全，还是幕后中坚琴师赵旭，或者是娴雅温婉的

大青衣王怡，无不经历了几十载酷暑苦寒的坚持与锤炼，方至今日有

成。

《十八罗汉斗悟空》剧照

张四全在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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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小英雄怀奇志

张四全的父亲张盛庭，自幼学戏于“富连成

社”，跟叶盛兰、裘盛戎等都是同班同学，和王连

平先生学习武生。张盛庭毕业后曾在南方搭班演

出，后来去了东北，张四全的母亲贾淑华，出身于

梨园世家，是京剧名家贾洪林的后人。张四全的名

字说来还有一段趣事。老大出生后，有人开玩笑说

就叫“三拳”吧，要是老二也是个儿子就叫“两

脚”，“三拳两脚”很有武生的风格。谁知大哥上

学的时候，报名字的人把“三拳”的小名报上去

了，就写成了“张三全”。有一次，张四全去看大

哥二哥演出“火焰山”，演红孩儿的二哥张少军得

了急性肠胃炎演不了了。张四全临时顶替二哥上台

了。人家登报的时候就随着大哥“张三全”把他的

名字写成了“张四全”，这个偶然事件导致的改

名，伴随了他一生。

张四全很小的时候看大哥二哥练功，就在旁边

跟着玩，5岁的时候正式练功。父亲是真正的严父，

给孩子们练功特别狠，比科班老师严格得多，而将

父爱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带着孩子们去吃烤鸭。

正是得益于父亲的严厉，张四全兄弟三人练就了一

身本领，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正反旋子等在北京很少

有的功。张盛庭知道要想在北京站住脚，得有独特的

别人没有的功夫，而这需要吃比别人多得多的苦。

10岁时，张四全正式登台挑梁演《金钱豹》《乾

坤圈》。1960年，北京京剧团成立了一个学员班，

缺一个挑大梁的武生。父亲带他来北京找京剧团团

长、师兄马连良。马先生提出要考考张四全。1961

年4月份，在工人俱乐部，北京京剧团正在排《赵氏

孤儿》，一听说来了一个小孩，大家都停下来，中

间摆了5把椅子，马（连良）、谭（富英）、张（君

秋）、裘（盛戎）、赵（燕侠）端坐正中，周围地毯

上坐了一圈演员。张四全当时只有12岁，听着父亲的

口令就开始练了，“耍叉”“耍枪”“耍锤”“跟

头”“正反旋子”……活活把这大帮人给看傻了，都

不相信自己的眼睛：12岁的小孩会这么多东西！那时

北京这边都是京朝大派，且重文戏，像张四全这样高

难度技巧的武戏，基本没有。可见父亲张盛庭当年的

“谋略”是正确的，正是这剑走偏锋，给了张四全扬

名立万的机会。

练完了，张四全蹲那儿休息，谭富英先生也过来

蹲到他面前，问：“小子儿，知道叫我什么吗？”

《大闹天宫》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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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四全说：“知道，师大爷。”

谭富英一指马连良，“那也是你师大爷。”又

问：“累不累？好样的！”

赵燕侠竖起大拇指，说了一句：“将门虎

子。”

马连良连声说：“留下留下。”

就这么着，张四全留在了北京京剧团学员班。

刚去了半年，张四全就开始演出了。在长安大戏院

演《哪吒闹海》，第一次彩排时，彭真市长和夫

人张洁清就坐在台下。张四全的正反旋子赢得满

堂彩，刚演完，彭真市长径直走上台把张四全抱了

起来。那时他虽然已经12岁了，由于从小练功的缘

故，个头特别矮。彭真市长问他：“你是不是还有

两个哥哥？我看过他们的戏。”原来，有一次张三

全他们来北京演出，彭真市长悄悄地去看过，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彭市长跟张盛庭说：“让你那两个

儿子也回北京吧！”当场安排了张三全、张少军兄

弟二人进京的指标。张盛庭连夜给儿子拍了电报。

因为东北那边不放人，哥儿俩连行李都没拿，买了

两张票就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因为张四全的好武

艺，给哥哥们解决了父亲游走多年解决不了的进京

的问题。后来，这兄弟二人进了《沙家浜》剧组。

入学第二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

学员班的演出，前面张四全演《金钱豹》，裘盛戎

演《牧虎关》，马连良、张君秋演《三娘教子》。

在艺术大师的提携下，张四全12岁就成了小童星。

后来，北京京剧团学员班解散了，张四全被分配到北

京实验京剧团，开始了他另一段不寻常的旅程。

报效祖国热血男

“文革”开始后，剧团就比较乱了。以前剧团

是免服兵役单位，“文革”后就把这条破了，整个文

艺界都要报名参军，实验京剧团里有10名适龄青年，

经过体检、政治面貌等考核，只剩3名合格的，其中

有张四全。于是，19岁的张四全登上了新兵的火车。

开往哪里，不知道，4天4夜后，一下车，已是福建漳

州。空军第8军无线电连，张四全当了一名调配员，

在一个山头的防空洞里，一名战士要调配20台发报

机，保卫祖国领空，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在那个荒芜的小山包上，每天要去山下挑井水，

一担水200多斤。张四全虽然从小练武，刚去的时候

根本挑不动。等后来他离开部队的时候，已经锻炼得

能一口气挑十几担水，把整个水池子装满。那时候生

活特别苦，一天的伙食费4毛6，大家自己垦山，种了

香蕉园、甘蔗林，还有地瓜、空心菜、卷心菜等，还

自己养猪。张四全从小吃苦，生活的苦并没有让他觉

得不能忍受，干什么是什么，在这儿就是养猪能手，

并被评为五好战士。

1969年全国普及样板戏，军里知道有京剧团来的

三个小兵，就把他们调到了军部宣传队，让他们演样

板戏。张四全演“杨子荣”。宣传队的指导员是军长

夫人，特别喜欢张四全，主动提出要把刚当兵的大闺

女许配给他，现在张四全的爱妻正是当年空八军徐登

昆军长的千金，这真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爱看！

1970年初，徐军长调到兰空任司令，张四全被

调到了福州军区文工团，和朱时茂、徐沛东、孙海英

是战友；可是文工团没有京剧队，就把他放在了歌舞

团。武生出身的张四全又开始学习芭蕾舞，从小配角

开始，慢慢成了主演。张四全说，这段跳舞的经历让

他熟悉了舞蹈这个领域，为他后来做舞台导演提供了

很多帮助。

命运往往在一些意外中扭转。1973年，一次演

出中断电，大家正跳得很热，突然停下来等了半个小

时，一来电又立刻开始跳，筋骨没有活动开，当张四

全一个跟头翻到半空时又停电了，他掉在地上摔断了

跟腱。手术不是很成功，恢复得非常慢，张四全一瘸

一拐地去了曲艺队，开始说相声说快板书，又干了一

年的曲艺。1975年，腿已经基本好了，虽然入了党提

了干，但张四全不想在部队呆了，觉得一身本事用不

上，就申请转业回北京。那时候北京只有两个剧团：

北京京剧团和北京市京剧团，北京实验京剧团已经解

《十八罗汉斗悟空》中“孙悟空”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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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张四全只能回北京市文化局下属的北京市京剧

团。但那时候“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团主管是工

宣队，跟张四全说剧团里不缺人，但剧场里缺一个

烧锅炉的。从12岁就挑梁的主演到锅炉工，张四全

没有任何顾虑，爽快地答应了。不仅烧锅炉，他还

打扫剧场卫生、检票、领位……兢兢业业踏踏实实

地做着这些琐碎的工作。由于工作特别出色，大家

伙儿集体要选他当党支部书记，说这样的党员我们

都佩服！

后来剧团的人都炸窝了，跟工宣队的人说：

“你们怎么把张四全弄去烧锅炉了？你们知道他有

多大本事吗！”工宣队的人无奈之下给张四全安排

了一场考试。张四全展示了一下基本功，就把工宣

队的人震住了。张四全说：“跟你们说一句大话：

我今年26岁，在全国的京剧界26岁唱武戏的人里

面，张四全的武功不数第一也数第二。”就这样，

张四全进了剧团，即使这样也不让他演出，拉了

一年大幕。1977年，在“文革”以后第一出传统

戏《逼上梁山》中，张四全扮演一个配角“李小

二”，一下子名震全国，都说“李小二”的功夫太

棒了！从这开始张四全又一次崭露头角，后来又排

演了一系列武戏，职称也从转业时被定为最低的

“文艺16级”一下子跳到了“国家二级演员”。

蛟龙入海鲲鹏展

张四全成为国家一级演员的时候，正赶上北京

京剧院改革，采取一院多制，其中“民营公助”这

一条没人敢揭榜。因为只有这是民营性质，国家给

开49%的工资，其余的全靠自己挣。张四全揭了榜，

1989年带着39名团员成立了“北京美猴王京剧艺术

团”。开始的时候特别艰难，大家蹬着三轮车到各

地演出，一场演出挣200元，每人分5块钱，再攒15

块钱团费。这39名团员都是一人多用，张四全领衔

主演兼团长，花脸演员兼书记，导演既是演员又兼

副团长，丑角演员兼业务办公室主任，灯光师兼总

务，理发师兼财务，小锣师兼对外联系……“一个

萝卜几个坑”，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采取平均分

配的政策，张四全作为团长，跟大家拿一样的劳务

费，没有任何人有意见，都把团里的事当自家的

事，团结得跟一个人似的。

3年后，美猴王团干出了名堂：1992年，第一

次出国去日本，下半年去德国；1994年上半年新加

坡，下半年意大利；1996年去法国；1997年出了4次

国……每个人出一次国挣1万多元人民币，那时候的

工资才100多块，美猴王团成了改革的一朵奇葩，声

名鹊起，如日中天。

美猴王团的成功不仅在于经济的盈利，还有他

们的团队精神。建团初期有一次演出前，一名演奏员

去邮局寄一封联络演出的信，不小心把兜里的两千块

钱丢了。那两千块钱是他们两口子的全部积蓄，准备

出国给女儿买学英语用的录像机。发现钱丢了，这名

演奏员非常懊恼，在后台把手表都摔了，怪手表不准

导致他赶时间误事。这时候，有人来找张四全，恳诚

地说：“团长，人家不是为了自己的事，也是为了演

出。攒2000块钱也不容易，大家伙儿凑凑吧。”张四

全也正有此意，当场拿出刚发的工资200元。团长一

带头，大家伙儿纷纷出手，有出100元的，有出50元

的，就连临时工还出了10块、5块的，很快凑足了两

千多元。那名演奏员说什么也不肯要，张四全强迫他

收下。演奏员流着眼泪说：“这是大家的心啊！我这

条命就搁在团里了，大家伙随便用！”

1994年9月，张四全成功联系了赴意大利的演

出，可只有22个名额，那就意味着有十几名团员去

不了。张四全为难了，那个年代，每次出国都是一

次地震，有的团都能为争出国打起来。张四全想来想

去，还是决定发挥“猴团”的作风：听大家的。一次

演出前，张四全把情况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坦诚地

说：“院长跟我说，你要是怕解散，把这事推了，让

别的团解散去；你要是不怕解散就接。我把这事交给

大伙，大伙说接我就接。所有人都是功臣，下谁我都

舍不得，因为这是去意大利，不是河北保定。” 结

果话音刚落，就有人站出来说：“让我去，我保证完

成任务；不让我去，我照样完成任务，服从领导分

配。”接着，“我不去！”“我留下！”……大家伙

儿齐刷刷地举手争着说不去。张四全呆住了，眼泪当

时就掉下来了，这个当兵出身的汉子，在“猴团”最

苦最难的时候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却为眼前这意想

不到的场面泣不成声。大家拍着他的肩膀安慰说：

《十八罗汉斗悟空》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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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长你别这样，说不想去那是假的。但我们觉得你

太难了，想替你扛一下。”那天，张四全哭到几乎上

不了台。

第二天，张四全挨家挨户去做工作，没想到却是

“被做工作”，大家都替他打算好了，动员他别让自

己去。出发那天，全团人都去了机场，不去的给去的

人送行。在意大利演出的第二天，大家都纷纷上街给

留守的人买礼物。第二次出国时，去过意大利的都主

动留守……这就是“猴团”的精神，跟它所创造的经

济效益一样，都堪称奇迹。

1997年，因为政策的变更取消了“民营公助”，

“猴团”撤销了，那时张四全已经48岁。最后一场演

出在日本北海道，演出完张四全宣布退出舞台，把猴

团所有收入平分给大家。大家含泪而别。“猴团”的

8年成为团员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到现在老兄弟们

见了张四全，都说：“团长，那8年，痛快！”

总结8年“猴团”，大家都说：“‘猴团’能有

今天，团长功不可没，我们也出了自己的力了。”的

确，团员拿了奖、补贴，都会交给团里，张四全在广

州电视台演小品的5000元，拿回来给大家买中秋节的

月饼。正是这忘我的精神成就了“猴团”的成功。在

一次报告中，张四全说：“等到我们退休了，老得走

不动了，拄着拐棍去大街上看下棋的时候，见到几

个老哥们儿，回忆起来感觉：咱们那几年还是不错

的，有这么个美好的回忆就够了。”

8年中，“猴团”也排了一些新戏，《飞夺泸定

桥》《西天路上美猴王》《高亮赶水》《闹地府》

等，其中《西天路上美猴王》荣获北京市新剧目调

演六项奖，《闹地府》由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

“猴团”多次被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京剧院评为

“先进集体”和“先进党支部”，张四全也被北京

市委授予“首都精神文明建设者”和“优秀党员”

的光荣称号。

随遇而安顺自然

“猴团”撤销后，张四全在北京京剧院青年团

当了4年团长，培养了包飞、杨少彭、张建峰、常秋

月等多位优秀的青年京剧演员。退休后，张四全做

了大量的导演工作，还学会了电脑技术，打字、下

载、收发邮件，还掌握了音频制作技术，在同龄人

中算是佼佼者。张四全现在是黑龙江京剧院、福建

京剧院、海淀区教委特聘的艺术顾问，每年的新年

京剧晚会武戏部分、“小梅花”奖的颁奖晚会、世

博会中国馆开馆日的京剧部分，这些国家级别的晚

会都是由张四全导演的。

另外，对于“少儿京剧进课堂”工程，张四

1996年与法国艺术家合作中法《美猴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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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琴师赵旭：行云流水弦上功夫
文/冯 岚  图/武志强

全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从2004年开始就给海淀区西

颐小学任艺术指导，帮助他们摘取了14朵“小梅

花”，并使其成为教委直属的“北京市金帆京剧

团”。近两年，张四全又兼任人大附小京剧团的艺

术指导，并使其于去年被批准成为“北京市金帆京

剧团”。投入少儿京剧的渊源，也许跟7岁多的小孙

子有关。提起小孙子，张四全一脸的幸福，真所谓

“同堂三代多温暖”。

回头看看自己的经历，张四全说：“当我走到

人生终点的时候，我会感叹一句：我张四全这辈子

没白活！”而对于晚年的事业，较年轻时的干劲和成

就，张四全完全没有心理落差。在庆祝六十大寿时，

张四全作了一首《花甲吟》，将自己的大半生概括其

中：    

日月星辰天地转，历尽沧桑六十年；

少小英雄怀奇志，报效祖国热血男；

蛟龙入海鲲鹏展，事业有成不负天；

同堂三代多温暖，随遇而安顺自然。

若没听过杨宝忠西洋演奏技法的《夜深沉》，

当真是人生憾事，但不妨听听赵旭与西洋乐器合奏

的版本。当《夜深沉》曲牌奏响，大气磅礴中充满

柔美与激情的旋律，烘托着敲金击玉般的铮铮鼓声

……

赵旭师从吴炳璋、黄金璐、何顺信、黄宝炎、

张素英、燕守平等著名京胡琴师。他吸收多位大师

的技艺，又融入自身对西洋乐器技法的精通，把各

种曲牌演绎得细腻流畅、入人心脾。

毁了一把好琴

“赵旭，你这干什么呢？”中国戏曲学院的公

共食堂里，赵旭正蹲在水房地上煞有介事地刷洗着

什么。一位认识他的老师由于好奇发出疑问。

“哦，我看黄老师的琴太脏了，洗洗。”为了

能洗干净，赵旭特意到后厨大师傅那儿要了碱面，

用热水冲开，一丝不苟地洗刷着老胡琴上的“泥

儿”。

“哎呀！你可把这琴毁啦！”说什么也来不及

了。懂胡琴的人明白，越是经年拉奏的好琴挂“泥

儿”越多，那是琴放在布袋里年年岁岁蹭挂上的松

香，至少得有七八十年的“道行”。

著名胡琴教授黄宝炎的一把稀世好琴就这么被

稀里哗啦的热碱水给净了身。赵旭清楚记得，黄老

师一句责怪的话都没说，只是苦笑了一声。赵旭说

他一辈子也忘不了毁琴那件事，但凡想起来就悔恨

不已。这份悔恨跟他了30多年，而他与琴为伴、爱

琴如命的日子便也从那一刻开始，情分只增不减。

恩师典范

“文革”时期，百姓的文化娱乐生活极其单

调，但也正是在这段特殊时期，成就了一拨格外热

爱艺术、致力于毕生追求艺术的青年。

8岁，正是接受新鲜事物的好年纪，赵旭跟随

几名业余胡琴师傅，学习样板戏的演奏。直到1978

年，他正式考入中国戏曲学院，开始作为京剧琴师

的正统教育。

遥想当年富连成科班训词：自古人生于世，须

有一技之能。然而作为一名优秀的京剧琴师，一技

是远远不够的。

在梨园行坐科的年月，琴师讲究六手通透，

吹（笛子、唢呐）、弹（拨乐），拉（胡琴、二

胡）、唱、生，九阴轮。而80年代的中国戏曲学

生在青岛的赵旭一直把北京当作梦想之地，汇集京剧人才之地


